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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而不“炫”
的布依族红灯舞

去乌当新场乡可龙村的路，跟别
处的不太相同。路很狭窄，两边全是茅
草和杂刺，一律朝着路覆盖过来，路面
全是黄泥和砂石，刚好只能通过一辆
车。窗外是齐着车身的茅草，银白色一
片在太阳光下显出的婆娑，倒是把荒
山的本来景象凸现得恰到好处。

车一路往下走，杂草中会兀地开
出一丛金黄的花来，特别的黄。是野菊
花，黄得很通透，掠过眼前，会让我们
的心在这荒郊野地里为之一惊。

村庄像是隐埋在丛丛茅草和杂刺
之中，汽车拐进深山里，就是山脚寨和
大土寨，这里居住着布依族群落。也许
地底下有煤的原因，这里一到春天就
开满了杜鹃花，连绵万里，近几年政府
已经进行了旅游开发，还在这里举行
过“首届贵阳乌当新场可龙杜鹃花布
依歌会”。

在这次布依歌会表演里，自然有
红灯舞，叫做“跳红灯”。“跳红灯”由5
个部分组成：参神、坐台、开财门、还灯
愿、化灯。

我看过红灯舞的表演。红灯舞作
为“坐台”的序舞，以歌颂红灯的威力
为目的，它由“穆桂英的女兵”表演。她
们在台子上一扭一转，都很有规矩。红
灯的晃动定要与左右形成一种迷幻的
生气，相映相辉，使整个舞“迷”而不

“炫”，布依女的温情从其间流泻出来，
很抒情。最为精彩的是，在黑暗中表演
此舞，表演到达登峰造极，见灯不见
人，舞场上有 8 盏灯，上下游动。当然
关于黑暗中表演的场景我没有看到，
这是已经 72 岁高龄的陈全龙老人告
诉我的。

现在可龙村有可龙八寨，便都是
由陈姓家族发展而来。布依族同胞与
苗族同胞一样，在岁月里经受过无数
的苦难。在长期的调查中，我了解到布
依族，在贵州深山里安居生根，多是由
明洪武年间“调北征南”时，从江西过
来的。在深山里出没，首先要战胜豺狼
虎豹，削木棍制土枪习武艺是主要的
生存技能。他们还要躲避当地官兵的

侵扰，白天官兵来犯，他们躲进深山的
密丛之中，官兵晚上来袭，他们设下埋
伏，挖好陷阱，由寨中头人用红布蒙住
竹做的灯笼，然后发出联络信号，打得
官兵落花流水。天长日久，陈姓这支族
人世代生息，形成了今天的可龙村。

“跳红灯”是操习武艺的一种方式，以
防官兵来犯。

后来没有战争了，到了清光绪年
间，先民们出资修建了可龙大庙，正式

立订了代代习武、并在每年的春节期
间以“跳红灯”来祭祀祖先的族规。民
间戏中“参神”是最为重要的，幸福平
安是百姓最首要的愿望，所以在很多
的民间表演戏中都能看见。

庙已经在“文革”中被损坏了，
可是每到正月间，村民们仍然要到庙
里去掌灯，初九时出灯，会一家一户
去送财神参拜，如果集中在哪一家坐
堂，就在那里跳红灯舞。一般是耍刀
枪唱小调，寨子上家家都有从远处来
看跳红灯的客人。这些客人大多数是
远嫁出去的女人，在外生儿育女，遇
上这样的时候，有时会全家人一起回
来看热闹。

坐在陈全龙老人家，他们家又来
了个会唱的老人，于是两位老人为我
们唱了几句：自从盘古分天地，三皇五
帝镇乾坤，三十六路花刀法，七十二路
锦藏身。

老人的声音浑浊不堪，几次都被
喉咙里的痰堵塞住，停歇之后又唱，唱
得断断续续，有些吃力。但是老人是高
兴的，也许他已经很久没有唱过了，他
老了，自然有年轻人来替他唱。他的声
音会不会唤醒往昔的记忆？我想一定
会的。老人一直坐在屋子里，没有起身
动一下，就坐在那里。我们告辞的时
候，他从屋子里出来，慢慢地走下石

坎，他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站在那里。

黄连布依族婚礼坐夜宴

很多年前就去过黄连，因其名如
同中药中最苦的一味，就记在了心
里。小时候身体不好，天天吃中药，
其味苦不堪言，每当面对那碗黄中带
黑的药时，实在喝不下去就会哭鼻
子，父亲很看不惯我哭的样子，就会

生气地说：“有多苦嘛，莫非会比黄
连还苦。”

后来医生告诉父亲，药中确有黄
连。父亲就沉默了。我便知道了黄连是
这世间最苦的，再后来稍大一点，又听
人说旧社会贫下中农的生活就是比黄
连还苦。黄连就根植进了我的心里，想
想这么深重的苦我都吃过了，当然是
可以常常地在同学中拿来炫耀一番
的。成人后见过生长在山上的黄连，它
是开黄花、身上还长刺的一种多年生
植物，叶子略带酸味。

走进黄连，就能看见两棵高大的
银杏树，黄澄澄地在太阳光下飘了一
地的叶子，留在树上的叶子在风中飒
飒地抖擞着。几户农家掩藏在对面山
上的树丛中，青枝绿叶里偏又夹着枫
树，那枫树在青雾缭绕中红得极为冷
静，这会透进心里去的红，不得不让人
惊异。

我们的车停在村口的银杏树下，
一群人步行往山上的学校走。每年的
布依坐夜宴和六月六歌会，都会集中
在那里。山里的空气透出来的是一股
子清冽，我们神清气爽地顺着马路走
着。黄连气温温湿，山上雨水丰沛，我
们看到了山脚下那些养着娃娃鱼种的
池塘。近几年这一带的农户都在养殖
这类鱼种。

走至山的凹陷处，听见水声，抬
头一看，山上飞瀑跌宕而下，水流湍
湍。山很高，水就如同从天上飞涌出
来的一样。最早的时候，村里的青年
男女会在这里对歌传情，一唱就是几
天，满山都是人。现在除了飞瀑，山
腰上种满了枇杷树。同行的人中，有
人爬上山跳进地里，穿梭在枇杷树
下，摘取枇杷花。我们都知道枇杷花
可以止咳生津润肺，心里虽想要一点
却难以开口。

这时村委会的支书来了，是个女
的，20 多岁的样子，本地人也是布
依族。她一路走着，一路给我们说着
本民族的婚礼坐夜宴。布依族本来就
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逢上结婚这
样的喜庆，正是放歌的时候，现编现
唱，如同信手拈花，摇曳叠翠、驱雾
拨云，一唱到天亮，唱他个翻天地
覆，唱他个海枯石烂，才能显出民族
本色来，且是不重复地唱。谁能有如
此本事？

从农历一月唱到十二月，月月有
歌可唱：正月里闹元宵，二月菜花飘，
三月里过清明……布依族人用歌来告
诉子孙们有关生活和生产的知识。在
他们看来，对歌不仅仅是表达高兴，还
是智慧学识的较量。他们能看见什么
唱什么，而对唱的人如果不能应对，是
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做客吃饭也不
是件简单的事，在夜宴上，筷子、酒壶、
烟等东西都用红双喜封好，唱对了才
能拆封，才能尽情享受主人家的款待，
要不你就一边坐着去。

“重重叠叠山又来，人从云南送花
来，我在云南送花到，送束鲜花席上
栽……”唱歌的人走了很远的路，风尘
扑面，情深义重。那么远的路途，在交
通不便的年代，他需要早早地就上路，
历尽辛苦，送上一束花，意味着送去了
幸福和美好。

“正月栽花无花栽，二月栽花花正
开，三月栽花红似火。四月荞麦架上
开……”这是主人接花时唱的，唱得悠
远婉转，美到透彻清凉。

吃饭时，支书为我们唱起了布依
歌，她有一副好嗓子。或许布依人都有
一副好嗓子，是上天给的，听得我要落
下泪来。

布依族风俗手记
□姜东霞

蔡川堡
东出固原城，向云雾山方向行驶，不到50公里，一座古堡就

出现在官厅镇蔡川村的东面半山坡上。
空洞的堡门孤零零地眺望着过往的车辆与行人，俯视着颌

下20来户炊烟依然升起的人家。踏上农户门前的土路，穿过稀
疏的杏林，顺着时断时续的羊肠小路没走多久，我就站到了被人
遗弃的古堡前。驻足，抬头审视，然后，抬起脚跨进了已经没有
门板的砖箍堡门。

堡内一片荒芜，只有两棵榆树的干枝在微风中飒飒作响。
土堡分两层，两棵榆树在内堡和外堡的隔墙两边生长。榆树高
过堡墙，从虬曲的枝干和皲裂的树皮看得出，这两棵榆树在此已
生长了数十个春秋。它们一棵半倚着堡墙，一棵梢上栖落着两
只喜鹊。两只喜鹊并没被我这个不速之客吓跑，而是跳跃几下
后定在一个枝头上冷漠地观望起我来。它们仿佛是这古堡的守
望者。这倒让我心虚，有了侵犯他人领土的尴尬。我忙咧咧嘴，
投以歉意的微笑，小声说：“你们好？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喜
鹊显然是讨厌我的多舌，不等我把话说完，就“嘎嘎”叫着旋上崖
畔，飞向了后山。

在一截老土坎上坐下，我卸下摄影包，细细端详起眼前的古堡残迹来。
记得前年春天初次来这座古堡时，天气尚未转暖，草芽刚刚出土，崖畔上桃花

乍开，内堡的梨树刚刚含苞。那时，从远处向这边看，一片冷冷的粉红又一簇簇高
过墙头的素白。再走近了看，粉红的，素净的，都还鲜艳，都还迷人。至今，当时那
股子淡淡的香气还萦绕在我的鼻翼。

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并非桃梨的鲜花，而是堡内崖畔下十几孔窑洞。那时，我
已在西海固境内走访了大大小小方形、半圆形、梯形、葫芦形、龟背形、八卦形等各
式各样300多座古城堡。城堡内的建筑有蓝砖房、土箍窑，有庙宇、仓库，有改成牛
羊圈舍后搭建的草棚，有切成块分给多户人家做宅院修建的红机瓦房，也有一根
木棍、一砖半瓦不见的荒院，惟独没有见过像蔡川堡这样半是土筑堡墙半是崖洞
的堡子。其他城堡，即便半面筑墙或依山而建，堡主也都在堡内筑有豁亮的砖瓦
房舍，不像这座土堡，只有一排黑黝黝的窑洞。我想，这与堡主的财力、生活习惯
以及对居安思危的理解有关。

那天，我一走进堡内这些黑黝黝窑洞，就被其中的土桌、石磨、木马桩、泥坯马
槽、锅台连炕、扫帚疙瘩、剪纸窗花，以及报纸炕围和清油灯碗吸引了。我逐个端
详，渐次揣摩，觉得当年生活在这些窑洞里的大人和孩子并不十分寂寞。其中有
一孔窑洞，不宽、不深，除了土炕、土凳和学生生字本糊就的炕围以外，窑壁的铁钉
上还挂着一个打了补丁的花布书包。我估计这是一孔孩子居住过的窑洞。因为
窑壁上有一行十分稚拙的铅笔字：“我要上初中”。同时我看到炕头上还贴过一张
被人细心撕扯又没有完整揭走的小奖状。残留的奖状上，有隐约可辨的“××小
学”的红印章和尚能辨析的“白梅”、“三好”等字迹。再扫视一圈，稍稍靠里的窑壁
上另有一些同样稚拙的铅笔字画：有梳着小辫戴着红领巾的肖像，有自行车，有迎
风飘扬的五环旗，有“我想骑着车子看奥运”、“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文字。当
时，我虽然清楚地觉得这些文字和图画别有一番情致，但由于没带闪光灯，也就没
能拍下照片。最后，我不得不抱着遗憾，带着对这位白梅同学的许多假想走出这
孔窑洞。当我走出白梅同学的窑洞走进另一孔已经坍塌的窑洞时，又被一幅用土
坷垃画在黑糊糊窑壁上的简笔画诱惑住了。简笔画画的是一对相互凝视着的男
女。这幅画，细细端详，很温暖。

要拍下这些画，是我再次来这里的主要原因。这一次来之前我早早就准备好
了闪光灯。我想，也许正是那个叫白梅的同学和这对相互凝望的恋人，才是这座
古堡当年的灵魂，才使这座古堡在我心里没有彻底坍塌。也许正是这些最浅显的
向往和最本真的爱恋，才最美好，最逼近人性。

窑外阳光明媚，窑内荧光闪烁。我一次又一次按下相机快门，一张又一张记
录下了这些被时光熏黑了的窑洞里的远古岩画般的场景。

这座古堡的建造者是谁，无从查考，最后住在这里业已迁走的人我随即就可
以打听到，或许不用打听我就可以在新农村、新城市、新环境里撞见，可我没去探
听也没有去找。我在想，白梅同学早已上了大学，已经骑着崭新的自行车去北京
奥运村看那钢制的鸟巢和飘扬的五环旗了。还有，我相信那对在窑壁上渴望爱情
的青年男女，已终成眷属。

我觉得来这座古堡，除拍下这些别有意趣的照片之外，还有其他来由。暗暗
寻思：这里落寞得只有一排空窑、三垛土墙、一地杂草、一股清风和三两声鹊鸣，并
没什么还能令我迷恋的呀？

这时，我嗅闻到了一种气息，一种都市少有的迷人的香味。我忽然记起了一
片粉红中的素白，记起了堡内那棵含苞欲放的梨树，莫非它还在开花？我急忙走
出窑洞，穿过豁口奔进内堡。看着黄叶婆娑的梨树我顿住了，时值深秋，哪棵梨树
还能开花呀？我自嘲地笑了。可就在我自嘲的同时，惊呆了，被一股股透骨的香
气袭晕了——梨树下，满地落果。如遍地发酵的黄泥，弥漫着醇厚的酒香……

官 厅
没有什么比官厅更贴近一座古堡了。
官厅，在固原以东，距固原城30公里。官厅原来是固原市原州区一个乡，也是

一个村，不久前又改成了一个镇。据当地农民讲，官厅有一段时间叫宋家堡，因为
这里早先有一大户宋氏汉族人家的大堡院，清末回族起义，清政府为了“涣其众，
孤其势”，择“荒绝无主之地”令其散居，宋家因而迁往他乡，此堡便留给了四散而
来的回族人居住。他们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官厅成立了乡政府和村委会，于是宋
家堡前便有了一条公路，这条公路既是南北通途，又是官厅集市贸易的街道。天
长日久，宋家堡就被官厅这一响亮的名字取而代之。

可据我查考，官厅作为地名，已经历史久远。宋太祖手下有个名叫张继能的
内侍，经过官厅时，所作的一首《题原州官厅》，可以为证：

夜闻碛外铃声苦，晓听城头角调哀。
不是感恩心似铁，谁人肯向此中来！
官厅这两个字，表面出彩，引人向往，仿佛有八角亭、假山、太师椅和拥前簇后

的姨太太少奶奶，又仿佛有世袭、买办的大官员，有排场的官府议事大堂，实则不
过一个南北大路边人烟稀少的村落。只是这个村落曾有位位高三品的大官经过
倒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官厅的一度寥落，还可以从清代部分史料中得知。《宣统固原州志》载：“固原
辖境辽阔，地广人稀，大寨巨堡，寥寥可指，其四乡中有十余家为一村者，有三五家
为一村者，甚至一家一村。”当时官厅村隶属原州区清平监，清平监共96个村，汉、
回人众加起来总共只970户，官厅究竟有多少农户，就不用多言了。

官厅，深藏在大山之间。早年，山道崎岖，去官厅赶集，没有比毛驴更好、更体
面的交通工具。骑着毛驴去赶集的人，其骑在毛驴上前倾后仰，一山一洼，一高一
低，铃铛一叮一当不亚于去京城会试。当然，饥肠辘辘，家无柴米，囊中羞涩的赶
集人总是占了多数。

再说受命于皇恩，手握重权，经过这民不聊生之地去做官的张继能吧，他不思
民间疾苦，只一味地悔怨，说明他并不是什么好官。但反过来一想，他十五六岁入
宫当太监，能勤奋好学赢得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代主子的赏识；能在抵御契
丹入侵，征讨党项李继迁反宋的军事活动中担任重职，监督军队，修筑城池；能参
与镇压王均、陈进、卢成均领导的士兵起义，并屡有劳绩于宋；能官至内侍省副都
知、群牧部监、会州刺史、淆州铃辖、原州铃辖等职，也算是一位能做点表面文章、
知恩图报的官员了。

我的朋友小海，家就在官厅村宋家堡子的后面。我去他家的路上，见两个男孩
在自家麦场上玩弹球，这种游戏我小时候也玩，需要食指把持好方向，拇指有弹力。
这俩小家伙玩得聚精会神。其中一个男孩拇指的弹力很大，每次都能使弹球蹦出很
远。可最后一次他食指没有把持好方向，竟把玻璃球弹进了麦场边的稀牛粪里。

因为是周末，孩子们都没有上学。小海几个邻居家的男孩们吆喝着玩“官兵
捉贼”。其中一位充当小偷的男孩藏进堡墙下的暗道，一时爬不出来，吓得大哭起
来，充当官兵的几个孩子赶紧把他捞上来。另有几个女孩在踢毽子。你踢过来，
我踢过去，最终还是把毽子踢到了无人能救的远处。

小海和妻子正在自家院里晒玉米。去年的玉米长势不错，可到了秋季天气忽
然转凉，玉米没有得到充足的阳光，黄橙橙的颗粒，里面却没多少内容。我开玩笑
说，你怎么把粮食种成了皮包骨，他认认真真地答道，粮食也要靠吃赈济。他前段
时间打电话告诉我说，他搞基建时从地下挖出来一些碗片，我十分好奇，今天专程
来看，或许能从这些碎碗片上得到一点有关官厅或宋家堡子的什么信息。我翻来
覆去看了那些碎碗片也没看出门道，却冷不丁问了他一句：“你挖这些瓷块的时
候，没发现有什么官印、笏板一类的东西吗？”问完，他没笑，我却笑了。小海见我
有些失望，进屋拿出两个瓷盘，说：“这是我爷爷留下的清代餐具，我小时候饭碗不
够用的时候也用它们盛过饭，你看能不能找见你要找的文字。”我小心翼翼拿起瓷
盘翻看，这是清贫人家用过的粗瓷盘，其中一个已经有磕碰过的裂痕。我用食指
弹弹，它的声音已经十分喑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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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水土
□向 娟

问曰：“人为何而活？”
佛曰：“寻根。”
问曰：“何谓之根？”
佛曰：“不可说。”
何谓之根？根即是原点，置于心中，谨守一心，

就不会再迷茫，就是你信心的源泉，顽强生存的动
力，为之奋斗的目标。

我能想到的根，首先便是故乡。谁都不会否认故
乡是自己的根之所在，就像绍兴之于鲁迅，高密之于
莫言。不管你是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还是一根伏地小
草，你的根始终都在泥土里，向你提供着生存的根
本。写作如是，做人如是，所以国人对于寻根，有着相
当的执念，所谓叶落归根也好，由根生发也罢，抑或
是文学回归乡土，故乡都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思
想源泉，从这里走出去，最终必然还是要回到这里。

故乡是我的根，可是关于故乡的地点，有一段时
间，我非常迷惘。

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发表格要求填写籍
贯，查到汉语词典，注解“祖居或个人出生的地方”，
这个“或”字，让人犯难。我出生于郴州，祖居地在望
城，去问父亲如何填，回道“望城”。我便由此认定，
我的故乡是望城。

那应该是关于我故乡所在何地的第一次思考
吧，后来慢慢长大，我也渐渐明白，为何在这个我生
活了20多年的湘南小城里，同学们和朋友们都说我
是长沙人。最简单的一个理由就是，只要我开口，不
论郴州话说得多么纯熟，他们都说我带着长沙口
音。的确，父亲原籍望城，母亲原籍长沙，我们家的
官方语言就是长沙话，而我每年都要跟随父母回老

家探望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一干亲戚。不单是语
言习惯，还有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等等，有些东西就
这样不经意地刻在骨子里，然后通过一些细节自然
而然地流露，带着异地的痕迹。所以，在他们眼里，
我只能是长在郴州的长沙人。

后来，我调到长沙工作、安家，便又经常出现这
样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当别人有意无意地问起我是
哪里人的时候，往往还不等我开口，身边熟悉的人就
会代为回答“郴州人”。刚开始，我还会郑重其事地
纠正，我是长沙人。大家只是笑，却分明不认同这个
答案。最简单的理由，竟然还是——“你看你说话
吧，那么重的郴州口音……”那后边，自然还有很多
理由，与最初的原因同出一辙，只是翻了个儿。

在长沙人眼里，我是郴州人，在郴州人眼里，我
却是长沙人。身份如此尴尬，令我困惑，这显然不是
一个简单的被族群抛弃和孤立的问题，我到底是哪
里人，我的根究竟在哪里，今后我将依托一个怎样的
故乡，凭着什么而存在？

带着这样的疑惑，我同父亲有过一次关于籍贯
的探讨。不提则已，一问着实吓了一跳。原来在我
之前，父亲也有过类似的迷惘，这一切，都缘自我的
家族，本就是一个不断迁徙的族群。在任何一个地
方，都不存在世世代代居住一说。自我往上的五代
人，几乎每一代人都换一个地方居住，下一代的出生
地都与上一代不同。

我的祖父，小时候随父从邵阳隆回迁至望城，而
再往上追溯，我曾祖父的童年却是留在湘西溆
浦……一个有力的佐证就是，祖父曾带着刚满10岁
的小儿子（我父亲），陪同自己 70多岁的老父亲（我

曾祖父）回溆浦探亲，在那异常陌生又庞大的族群
里，丰腴的亲情并没有因为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而减
少分毫，让幼时的父亲至今难忘。而那一次，也是我
曾祖父的最后一次寻根之旅，第二年他便与世长辞。

我的祖父出生于隆回，曾祖父辞世后，他再也没
有去过湘西，却常去隆回，一直到后来，老得走不动
了，仍是喜欢跟我们这些孙辈讲隆回的往事，说起金
石桥、白马庙等地名如数家珍。但是这些，离父亲已
经远了。

作为完整地生长在望城的一代，父亲的堂表亲
都在望城，不同于祖父还有堂表亲在隆回；除了那一
次溆浦之行，父亲从未离开过望城县境内，一直到
16 岁参军入伍。部队驻守郴州，经人介绍，父母结
婚，落户郴州。翌年，我出生。

和父亲关于籍贯的探讨无疾而终，我对故乡的
寻找依然无果。身份的不确定性就这般横亘着，慢
慢生出些缺乏归属感的惶恐来。

偶然一次，同几个老师聚会，席间谈及这个问
题，各人均发感慨，莫衷一是，多数都说这不是个案，
随着社会发展，这样的社会迁徙会越来越多，那么身
为迁徙的一代，我们该如何认定自己的根？如果把
社会发展带动的社会迁徙，以及这种对故乡的集体
迷失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来评析，那将上升到
伦理、人文……事情愈见复杂起来，可我却依然找不
到答案。

纷纷扰扰中宴席散去，那位年过六旬，一直未曾
开言的老师，临别微笑着，提笔留我一句赠言：这一
方水土。

犹如痴儿，醍醐灌顶。一个看似复杂的问题，竟
有如此简单的答案，无须那林林总总的论述，一锤定
音。这就是人生的智慧，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豁达
从容。何必纠结你从哪里来，要去往哪里？现在，你
就站在这里，站在这一方水土之上，这一方水土承载
你、滋养你、生发你、最终也将会接纳你。

故乡，其实就是你现时脚下的这一方水土。
自此，我不再迷茫。

四平郊区的春天一年一度，留下些花枝
仿佛萱草留下的记忆，始于悲哀的智者
我的骨头稀松，心头落满去年的薄雪
再一次想起那些陈年旧事，
那些经年裸露的风，散步的小人儿
岁月颠覆的痕迹能有多少
唉！晨起觅食的飞鸟，呼啸而过的蒸汽机车
这大地上轻浮的事情啊
轮回着五千年的生死牌，全都一副模样

立 场
往木板上钉钉子，往皮球里，填空气。
天空中那架大飞机还在飞，它不知道我
在为它捏把汗。现在，钉子从木板的另一面
露出头，学会了紧密的结合。现在
皮球弹上天，但它不会比飞机飞得高
我不停顿，钉钉子，看几个孩子做游戏
整个过程单调，重复，甚至有些荒诞
身旁放钉子的盒子还在，但那些钉子都
在木板上，密密麻麻的，数也数不完
钉子还有许多，皮球却只有一个，蹦跳着
和那群孩子跑得无影无踪。我挥舞铁锤
把钉子钉进木板里，不去想为什么
而另一架飞机轰响着滑向世界的停机坪


